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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書
時
代
從
未
接
觸
過
戲
曲
，
甚
至
祖
母
收

聽
粵
曲
節
目
，
聽
不
懂
，
都
不
上
心
，
只
是
前

幾
年
電
視
上
看
到
一
個
六
歲
的
孩
子
唱
京
戲
，

受
到
他
清
亮
的
嗓
子
吸
引
，
追
看
下
去
，
往
後

才
漸
漸
認
識
到
什
麼
︽
野
豬
林
︾
、
︽
牡
丹

亭
︾，
以
至
什
麼
越
劇
黃
梅
調
。

有
人
認
為
老
套
的
節
目
，
對
我
卻
忽
然
有
了
新
鮮

感
。沒

接
觸
過
的
東
西
才
會
不
喜
歡
吧
，
喜
歡
不
喜

歡
，
真
是
未
接
觸
前
不
要
下
定
論
；
而
且
喜
歡
不
喜

歡
，
也
得
看
我
們
從
什
麼
角
度
下
定
論
。

比
如
說
，
有
人
嫌
戲
曲
調
子
慢
，
不
耐
煩
，
一
旦

喜
歡
，
認
識
到
這
﹁
慢
﹂
是
舞
蹈
拍
子
，
就
耐
咀
嚼

了
。
還
得
傾
服
設
計
戲
曲
的
始
祖
，
他
或
她
，
真
不

知
道
究
竟
怎
樣
研
究
出
古
代
佳
人
才
子
那
麼
美
絕
的

優
雅
舉
止
。

相
信
不
一
定
崑
曲
才
第
一
流
，
總
認
為
泛
稱
戲
曲

為
國
粹
才
公
平
，
只
要
大
家
知
道
崑
曲
是
萬
劇
之
母

就
夠
了
，
不
必
要
了
媽
，
就
不
管
她
的
子
和
女
，
何

況
眾
子
眾
女
真
是
各
有
千
秋
，
各
自
各
精
彩
，
戲
曲

遺
產
實
在
太
豐
富
。

從
戲
曲
台
得
知
，
除
了
上
述
的
京
劇
越
劇
黃
梅
調
，
還
有
我

們
熟
悉
的
粵
劇
和
我
們
不
熟
悉
的
漢
／
晉
／
呂
／
錫
／
川
／
徽

／
甬
／
閩
等
劇⋯

⋯

數
之
不
盡
，
而
且
每
個
地
方
戲
都
有
他
們

的
特
色
，
同
一
劇
目
，
各
有
不
同
面
目
和
唱
做
，
原
來
崑
媽
媽

的
子
女
都
各
自
成
材
，
吃
媽
的
奶
，
各
有
自
己
靈
活
的
思
巧
、

風
格
和
骨
幹
。

蘇
聯
大
戲
劇
家
梅
耶
荷
德
，
看
了
京
劇
抽
象
寫
意
的
表
演
方

式
，
便
為
之
陶
醉
不
已
；
名
戲
劇
家
布
萊
希
特
，
也
說
他
們
德

國
舞
台
藝
術
演
唱
分
工
，
從
未
有
過
中
國
戲
曲
那
麼
既
歌
且
舞

的
表
演
，
說
這
才
是
他
半
生
追
求
還
未
達
到
的
高
度
藝
術
境

界
。每

個
國
家
總
得
有
她
自
己
獨
特
的
東
西
，
戲
曲
才
是
我
們
真

正
的
國
粹
，
而
且
還
是
富
於
中
國
色
彩
碩
果
僅
存
的
活
寶
。
題

材
側
重
才
子
佳
人
公
侯
將
相
，
不
過
是
古
人
精
神
生
活
面
貌
的

寫
照
，
與
什
麼
﹁
老
套
﹂
無
關
，
看
戲
曲
最
重
要
是
看
藝
術
，

不
是
搞
批
判
，
注
入
現
代
感
情
反
而
不
倫
不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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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晨
　
風

戲曲是一級國粹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公
司
開
辦
編
劇
訓
練
班
，
編
審
、
編
劇
都
需

要
幫
手
負
責
不
同
的
課
程
內
容
。
我
從
未
有
過

教
書
經
驗
，
亦
不
擅
長
演
講
，
只
可
以
跟
學
員

分
享
一
點
經
驗
。
我
負
責
的
課
題
是
人
物
的
創

造
。
因
為
要
準
備
這
課
堂
，
於
是
重
拾
了
一
些

前
輩
出
版
的
有
關
著
作
，
重
溫
了
一
些
編
劇
理
論
。

溫
故
而
知
新
，
發
覺
好
些
對
戲
劇
的
要
求
、
慣
用

的
形
式
、
手
法
及
定
律
，
都
隨
㠥
時
代
轉
變
而
起
了

或
多
或
少
的
變
化
。
小
時
候
看
電
視
的
要
求
，
只
要

是
鄭
少
秋
加
汪
明
荃
就
甚
麼
劇
種
也
可
以
，
或
者
鄭

少
秋
配
趙
雅
芝
都
可
接
受
，
但
鄭
少
秋
絕
不
能
配
黃

杏
秀
，
黃
杏
秀
一
定
要
配
黃
元
申
，
黃
元
申
也
不
能

配
黃
淑
儀
。
然
而
時
代
轉
變
，
今
日
觀
眾
不
但
追
求

新
鮮
的
題
材
，
就
是
卡
士
的
配
搭
也
要
天
天
新
款
。

黃
宗
澤
加
胡
杏
兒
的
組
合
，
第
一
次
會
覺
得
新
鮮
，

第
二
次
觀
眾
還
勉
強
接
受
，
再
來
第
三
次
的
話
，
觀

眾
就
會
看
膩
了
。

初
入
行
時
，
編
審
總
喜
歡
問
看
過
甚
麼
戲
，
身
邊
有
甚
麼
人

可
以
出
賣
，
㠥
我
們
不
要
有
任
何
包
袱
和
限
制
，
天
馬
行
空
，

希
望
可
以
互
相
擦
出
火
花
，
待
角
色
定
下
來
再
進
行
選
角
，
那

時
較
少
會
為
演
員
這
個
問
題
而
傷
腦
筋
。
但
今
時
今
日
，
卡
士

愈
來
愈
重
要
，
最
好
在
開
劇
初
期
就
落
實
演
員
，
然
後
再
度
身

訂
造
角
色
。
好
像
︽O

n
C
all
36

小
時
︾，
一
開
始
已
知
道
會
由

馬
國
明
擔
演
男
主
角
，
馬
國
明
其
實
曾
演
繹
過
不
少
類
型
角

色
，
包
括
︽
律
政
新
人
王
︾
中
粗
俗
市
井
的M

K
Sun

、
︽
真

相
︾
中
的
奸
角
江
洛
汶
、
︽
富
貴
門
︾
中
頭
腦
簡
單
的
沙
寶

來
。
但
個
人
還
是
較
喜
歡
他
扮
演
鄰
家
男
孩
的
角
色
，
因
為
跟

他
本
人
的
氣
質
最
相
近
，
所
以
就
設
定
了
張
一
健
這
角
色
。

然
而
，
不
一
定
所
有
角
色
都
要
跟
演
員
本
質
相
符
，
否
則
演

員
可
發
揮
的
就
太
少
。
有
些
時
候
反
其
道
而
行
，
反
而
可
能
會

殺
出
一
條
血
路
，
好
像
︽
怒
火
街
頭
︾
中
的
籮
霸
。
鄭
嘉
穎
是

典
型
靚
仔
小
生
，
之
前
憑
︽
天
幕
下
的
戀
人
︾
成
為
最
佳
男
主

角
，
可
惜
之
後
一
直
難
再
有
突
破
，
直
至
︽
怒
火
街
頭
︾，
創

作
人
索
性
來
個
一
百
八
十
度
大
突
破
，
讓
他
豁
出
去
，
飾
演
一

個
吊
兒
郎
當
，
經
常
嬉
皮
笑
臉
的
籮
霸
，
劇
集
不
止
大
受
歡

迎
，
更
令
鄭
嘉
穎
成
為
一
位
實
至
名
歸
的
視
帝
。

昔
日
創
作
人
物
時
，
要
求
人
物
性
格
必
須
鮮
明
突
出
，
但
近

年
某
些
劇
種
已
棄
用
這
種
模
型
，
反
而
愛
取
材
自
平
凡
人
物
。

︽
抉
宅
男
女
︾
反
映
現
今
都
市
居
住
問
題
，
住
在
居
屋
裡
的
主

角
性
格
平
實
，
就
好
像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你
和
我
，
或
住
在
我
們

附
近
的
鄰
居
，
因
而
讓
觀
眾
產
生
出
共
鳴
感
。
這
類
都
市
小

品
，
人
物
性
格
假
如
太
突
出
，
反
而
較
難
令
觀
眾
有
代
入
感
。

以
往
一
套
劇
集
受
歡
迎
，
主
角
必
然
是
最
受
矚
目
的
。
但
今

時
今
日
，
跑
出
來
分
分
鐘
會
是
劇
中
的
奸
角
或
配
角
。
觀
眾
不

會
再
因
為
那
演
員
演
得
奸
而
討
厭
他
，
相
反
會
大
讚
他
演
得
夠

奸
、
夠
衰
，
看
看
︽
學
警
狙
擊
︾
中
的
謝
天
華
、
︽
抉
宅
男
女
︾

中
的
關
二
嫂
。

不
過
無
論
時
代
怎
變
，
人
物
始
終
是
戲
劇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環
，
這
是
不
變
定
律
。
要
從
過
往
戲
劇
中
找
出
一
些
經
典
人
物

來
跟
訓
練
班
同
學
討
論
，
韋
家
輝
的
作
品
依
然
是
首
選
。
可
是

由
於
同
學
們
太
年
輕
，
竟
然
大
部
分
都
未
看
過
經
典
劇
集
︽
大

時
代
︾。
廿
年
前
的
作
品
，
午
飯
後
重
溫
，
同
學
們
不
單
沒
有

飯
氣
攻
心
，
甚
至
比
早
上
更
精
神
百
倍
，
看
完
之
後
個
個
拍
掌

叫
好
，
這
不
是
神
級
作
品
是
甚
麼
？

神級作品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老
友
兼
前
輩
劉
紹
銘
近
日
為
文
，

大
寫
昔
日
歲
月
光
華
之
︽
晚
晴
風

景
、
殘
山
剩
水
、
腕
底
煙
霞
︾
之
前

代
雅
秀
，
往
日
彩
虹
之
﹁
民
國
女

子
﹂，
列
出
有
陸
小
曼
、
林
徽
因
、

小
鳳
仙
、
賽
金
花
、
宋
美
齡
、
張
愛
玲
等

一
代
風
華
人
物
，
這
些
皆
各
有
滄
桑
，
秀

逸
中
之
一
抹
靈
光
。
今
日
靠
名
牌
名
飾
大

波
低
胸
堆
出
來
的
﹁
格
格
﹂
們
拍
馬
難

追
，
勉
強
比
較
，
個
個
都
只
是
﹁
形
穢
﹂

一
族
。

誠
然
各
時
代
有
各
階
段
之
美
，
今
美
難

替
古
人
，
昔
美
也
難
取
代
今
日
之
雅
麗
艷

美
，
﹁
民
國
女
子
﹂
中
有
沒
有
一
個
林
青
霞
、
王
祖

賢
？
上
溯
幾
朝
都
沒
有
一
個
林
志
玲
、
白
歆
惠
，
試

數
今
代
半
世
紀
前
戰
火
離
亂
中
，
也
有
白
燕
、
白

茵
、
李
麗
華
、
周
曼
華
、
韋
偉
這
些
戰
爭
前
後
之
俊

麗
女
子
。
其
後
，
台
灣
有
林
青
霞
、
林
鳳
嬌
、
湯
蘭

花
、
甄
珍
等
海
隅
時
代
之
代
表
，
近
年
有
白
歆
惠
、

林
志
玲
、
隋
棠
等
接
棒
，
香
港
英
人
遺
風
區
則
有
許

珊
、
文
麗
賢
、
胡
燕
妮
、
朱
茵
、
周
汶
金奇
、
李
彩
樺

等
組
成
﹁
西
韻
大
隊
﹂，
近
年
代
表
人
物
則
有
官
恩
娜

和
楊
穎
，
昔
日
任
何
一
位
﹁
民
國
女
子
﹂
都
難
望
她

們
項
背
。

祖
國
幫
可
惜
由
文
革
剎
斷
了
兩
代
人
，
早
年
至
光

耀
者
如
劉
曉
慶
、
鞏
俐
、
陳
沖
，
迄
今
至
章
子
怡
、

范
冰
冰
都
欠
缺
典
雅
、
高
貴
之
氣
度
，
至
今
只
有
一

個
李
冰
冰
能
攀
上
大
㟜
，
前
輩
王
丹
鳳
、
王
曉
棠
、

胡
蝶
等
已
是
不
可
追
尋
之
歷
史
陳
跡
。

前
輩
﹁
夫
子
﹂
的
一
篇
﹁
民
國
女
子
﹂
掀
起
在
下

追
尋
美
慧
之
根
，
信
筆
寫
來
縱
橫
四
時
代
上
下
一
百

年
，
由
﹁
民
國
﹂
建
立
一
九
一
一
年
自
號
中
華
四
萬

萬
七
千
五
百
萬
人
口
，
到
中
國
立
國
進
入
二
千
年
之

號
稱
十
三
億
人
口
，
屈
指
一
算
秀
雅
美
人
不
足
一
百

人
，
本
人
筆
下
當
然
有
不
少
遺
漏
，
但
真
有
代
表
性

者
也
多
捕
捉
其
中
？
由
此
可
見
人
類
中
不
論
黃
白
黑

種
族
，
能
有
一
眼
望
之
便
覺
秀
麗
無
倫
者
，
佔
比
例

真
的
甚
少
，
此
所
以
﹁
美
人
﹂
是
如
此
矜
貴
，
實
乃

造
物
主
一
手
造
成
。
相
傳
國
之
權
勢
者
為
親
嘗
真
美

人
睡
一
睡
出
一
億
來
，
後
更
有
賭
上
命
一
條
者
，
也

非
神
話
寓
言
了
。

寫
至
此
追
溯
上
下
百
年
而
唯
一
能
代
表
華
人
之
聲

者
似
乎
只
有
一
個
鄧
麗
君
，
日
來
問
詢
友
好
幾
無
人

有
異
議
，
在
下
為
鄧
麗
君
摯
友
，
與
有
有
榮
焉
，
惟

憶
之
便
不
禁
悲
從
中
來
，
不
可
斷
絕
。

女子篇
阿杜

杜亦
有道

時
維
二
○
一
二
年
夏
，
遊
倫
敦
而
不
提

奧
運
似
乎
說
不
過
去
。

在
我
的
二
○
一
二
年
旅
行
冊
上
，
從
來

沒
有
倫
敦
奧
運
︵
在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八

月
十
二
日
期
間
舉
行
︶
的
規
劃
。
五
月
中

的
法
國
西
部
遊
取
道
倫
敦
，
純
粹
是
即
興
的
，

要
不
是
邱
總
夫
婦
，
也
絕
不
會
捨
直
航
巴
黎
的

航
班
！

從
來
抱
㠥
﹁
既
來
之
則
安
之
﹂
的
旅
遊
心

態
，
既
然
來
到
倫
敦
，
也
儘
管
湊
湊
奧
運
的
興

頭
，
比
賽
項
目
是
無
緣
也
無
興
趣
參
觀
，
就
來

一
個
奧
運
場
館
導
賞
遊
！
在
天
朗
氣
清
的
春
日

下
午
，
花
費
九
英
鎊
，
用
雙
腿
跟
㠥
專
業
導
賞

員
漫
步
東
倫
敦
，
耳
聽
倫
敦
主
辦
奧
運
會
的
史

話
，
眼
觀
已
竣
工
的
各
個
奧
運
場
館
外
貌
，
輕

鬆
愉
快
地
度
過
兩
小
時
。

二
○
一
二
年
倫
敦
奧
運
已
是
倫
敦
市
第
三
次

舉
辦
奧
運
會
，
前
兩
次
舉
辦
奧
運
分
別
是
在
一

九
○
八
年
與
一
九
四
八
年
，
倫
敦
也
是
歷
屆
夏

季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舉
辦
次
數
最
多
的
城
市
。
雖
然
已
是

第
三
次
主
辦
奧
運
，
但
相
較
於
前
兩
次
都
是
臨
時
補
位
、

接
手
其
他
城
市
的
爛
攤
子
。
這
一
次
，
是
倫
敦
第
一
次
主

動
申
辦
奧
運
，
也
是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能
夠
三
次
主
辦
奧
運

的
城
市
。

相
較
於
北
京
奧
運
中
氣
勢
磅
礡
的
鳥
巢
與
水
立
方
，
倫

敦
奧
運
的
場
館
就
顯
得
樸
實
，
倫
敦
在
爭
取
奧
運
主
辦
權

時
，
其
所
提
出
的
訴
求
就
是
以
環
境
保
護
為
主
軸
的
永
續

發
展
。
十
五
個
新
場
館
，
有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是
臨
時
性
建

築
，
奧
運
結
束
後
將
全
數
拆
除
，
並
回
收
建
材
。
另
外
，

為
兼
顧
倫
敦
的
整
體
發
展
，
場
館
興
建
的
地
點
都
落
腳
於

東
倫
敦
，
那
裡
沒
有
著
名
的
白
金
漢
宮
或
聖
詹
姆
斯
公

園
，
而
是
治
安
不
佳
、
基
礎
建
設
落
後
的
貧
困
區
域
。
倫

敦
奧
運
籌
委
會
希
望
藉
由
倫
敦
奧
運
再
造
東
倫
敦
，
把
貧

民
窟
變
身
為
科
技
城
，
幫
國
家
注
入
產
業
的
新
能
量
。

英
國
人
便
是
以
﹁
二
○
一
二
倫
敦
奧
運
，
十
七
天
打
造

下
一
個
七
十
年
。
﹂
這
理
念
，
說
服
國
民
及
全
世
界
，
第

三
度
贏
得
奧
運
主
辦
權
！

倫敦奧運漫步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快
請
喝
啊
，
快
請
喝

啊
，
快
請
喝
一
杯
。
這
酒
不

是
酒
，
這
酒
不
是
酒
，
是
我

母
親
的
眼
淚
，
是
我
父
親
的

汗
水
。
不
管
是
苦
還
是
甜
，

請
用
心
飲
用
。
明
沙
千
里
，
海
棠

花
啊
，
不
要
因
為
花
朵
凋
零
而
難

過
，
到
明
年
三
月
春
天
，
你
會
重

新
盛
開
。
我
們
可
憐
的
人
生
，
就

像
沒
有
根
的
浮
萍
草
。
﹂

聽
過
這
首
既
豪
放
又
帶
㠥
人
生

憂
傷
的
飲
酒
歌
嗎
？
我
第
一
次
聽

到
時
就
喜
歡
上
了
，
這
是
韓
劇

︽
發
酵
家
族
︾
的
插
曲
，
是
那
個
誓

要
保
持
傳
統
泡
菜
製
作
方
式
的
家

族
之
歌
。

飲
酒
飲
出
人
生
的
感
嘆
，
中
國
人
時
常
都

會
。
曹
操
的
﹁
對
酒
當
歌
，
人
生
幾
何
﹂﹁
何

以
解
憂
，
唯
有
杜
康
﹂，
李
白
的
﹁
呼
兒
將
出

換
美
酒
，
與
爾
同
銷
萬
古
愁
﹂
都
是
。
但
只
有

自
己
釀
酒
的
人
，
才
會
想
到
母
親
的
眼
淚
父
親

的
汗
水
。
今
人
飲
酒
，
有
誰
會
感
激
釀
酒
者
的

辛
勞
？

兩
岸
三
地
的
飲
酒
習
慣
，
港
人
最
是
不
同
。

港
人
飲
酒
，
飲
葡
萄
酒
居
多
，
敬
酒
也
是
淺
口

的
飲
，
從
不
真
正
乾
杯
。
台
灣
商
人
和
內
地
生

意
人
就
不
同
，
飲
的
是
中
國
白
酒
，
酒
到
杯

乾
，
豪
爽
得
很
。
想
來
此
飲
酒
的
習
慣
，
就
是

台
商
在
內
地
成
功
的
地
方
吧
？
台
語
所
謂
﹁
阿

沙
力
﹂
是
也
，
夠
意
思
嘛
。

記
得
以
前
在
台
灣
的
報
館
服
務
時
，
有
一
回

台
北
市
長
許
水
德
宴
請
傳
媒
，
在
他
常
去
光
顧

的
酒
店
飯
廳
，
當
他
來
敬
大
家
時
，
他
說
他
在

這
酒
店
喝
的
紹
興
酒
，
通
常
都
是
用
茶
灌
進
酒

瓶
裡
，
喝
假
的
。
這
次
來
敬
的
酒
，
是
真
的
紹

興
酒
。
這
就
是
他
對
待
傳
媒
的
﹁
阿
沙
力
﹂。

還
記
得
以
前
和
武
俠
作
家
古
龍
飲
酒
，
誰
要

是
懷
疑
古
龍
杯
中
酒
是
真
是
假
時
，
古
龍
二
話

不
說
，
和
那
人
交
換
杯
中
酒
，
然
後
一
口
喝

乾
。
這
些
飲
酒
的
逸
事
，
不
會
出
現
在
喝
葡
萄

酒
的
香
港
吧
？

飲 酒
興　國

隨想
國

九
七
回
歸
前
夕
，
我
連
續
做
了
兩
個
獨

家
訪
問
。
一
個
是
林
青
霞—

—

那
是
她
新

婚
並
生
育
後
首
次
接
受
長
篇
專
訪
；
另
一

個
是
前
文
提
到
的
張
曼
玉
。
兩
人
本
來
都

是
封
面
女
郎
人
選—

—

當
時
，E

L
L
E

香
港

版
繼
有
系
統
地
專
訪
一
系
列
本
港
嚴
肅
文
化
人

和
時
裝
設
計
師
，
以
推
動
本
土
文
化
後
，
我
計

劃
在
封
面
拍
攝
上
也
來
個
突
破—

—

以
華
裔
面

孔
代
替
西
方
女
郎
。

記
得
那
兩
期
標
題
分
別
是
︽
平
凡
是
福
︾︵
五

月
號
︶
和
︽
豁
然
歸
來
︾。
結
果
，
張
曼
玉
成
功

登
陸
，
當
上
了E

L
L
E

九
七
年
回
歸
號
封
面
女

郎
。她

們
是
兩
代
女
星
，
一
港
一
台
，
生
長
背
景

不
同
，
演
藝
風
格
各
異
，
共
同
點
是
大
家
都
是

玉
女
，
都
歷
經
過
多
年
坎
坷
的
感
情
路
。

她
們
都
在
十
八
歲
被
星
探
看
中
而
入
行
，
青

霞
從
拍
瓊
瑤
電
影
開
始
，
出
道
首
五
年
即
拍
了

近
五
十
部
文
藝
片
，
並
很
快
憑
︽
八
百
壯
士
︾

︵
一
九
七
五
年
︶
得
亞
太
影
后
，
但
跟
當
時
具
權

威
性
的
金
馬
獎
一
直
無
緣
，
期
間
因
陷
入
秦
祥
林
和
秦
漢

之
戀
情
等
而
成
緋
聞
主
角
，
更
因
此
遠
走
美
國
避
情
，
一

度
息
影
。

直
到
八
十
年
代
復
出
，
並
轉
移
至
本
港
發
展
，
主
演
了

多
部
不
同
類
型
的
電
影
，
角
色
也
多
元
化
，
九
零
年
才
憑

︽
滾
滾
紅
塵
︾
一
片
獲
得
金
馬
獎
最
佳
女
主
角
，
此
乃
演
藝

事
業
最
高
峰
期
。
經
歷
了
情
感
波
折
和
事
業
起
伏
後
，
青

霞
終
於
在
進
入
不
惑
之
年
前
夕
閃
電
嫁
給
富
商
邢
李
火原
。

張
曼
玉
則
出
身
電
視
台
選
美
會
，
挾
香
港
小
姐
亞
軍
兼

﹁
最
上
鏡
小
姐
﹂
名
銜
入
行
，
先
拍
電
視
劇
，
但
翌
年
拍
了

第
二
部
電
影
︽
緣
份
︾︵
一
九
八
四
年
︶
後
即
被
影
評
界
譽

為
﹁
最
有
前
途
女
星
﹂，
並
以
此
獲
次
年
金
像
獎
﹁
最
佳
新

演
員
獎
﹂
提
名
，
二
十
五
歲
已
憑
︽
人
在
紐
約
︾
奪
金
馬

獎
影
后
，
二
十
七
歲
再
以
︽
阮
玲
玉
︾
得
柏
林
電
影
節
最

佳
女
演
員
銀
熊
獎
；
自
此
，
得
獎
不
斷
，
失
戀
新
聞
也
不

斷
，
她
同
樣
因
感
情
煩
惱
，
避
走
法
國
。

青
霞
年
長
曼
玉
十
年
，
後
者
也
表
示
欣
賞
和
敬
重
前

者
，
她
們
共
合
作
的
六
部
電
影
中
，
曼
玉
都
是
青
霞
的
配

角
；
但
最
終
，
青
霞
回
歸
家
庭
，
曼
玉
則
揚
名
國
際
。
所

以
，
成
熟
後
的
青
霞
依
然
性
感
但
生
活
化
，
曼
玉
則
充
滿

知
性
而
有
個
性
。

張曼玉和林青霞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這是個女人揚眉吐氣的世界。女強人層出不
窮，從企業家到國家總理，都不乏傑出的女

性，陰盛陽衰成為時尚。據調查，就連當今女生
的學習成績，都大有普遍超過男生的趨勢。至於
女人爬上高官行列，更是司空見慣的事兒。家有
女性當官，自然也能撐撐門面。
然而我私下裡卻以為，那些離我很遠的女性，

盡可去強大發達，升得愈高愈顯示社會文明進
步，可離我比較近的女性，比如親朋好友之類，
最好不要去當官，至少不要當到局級以上。按照
北京人的觀點，局級以上才能稱之為「官兒」。處
級在北京簡直隨便一抓就是一大把，混在百姓堆
裡沒啥差別。處級每月賺的銀子，也就相當於一
個大國企的技術工人。他們也得擠公交去上班，
也得上超市買便宜菜，也得到處看人臉色。
一升到局級，一切就不一樣了。雖然人說北京

的樹葉掉下來也能砸㠥一個局長，但局級依然是
個「門坎兒」，（必須是正局，副局都不算，太多
了。）邁進這個門坎兒，就有了福利分配的大房
子，有了專職司機開的專車，有住高幹病房的資
格。千萬不能小看這些待遇，那是很多人用一生
奮鬥換來的。一個女人如果混到了正局級，就是
在優越感頗強的北京人眼裡，也無論如何都算得
上是「成功」。
不希望親近的女性當官，並非我天性嫉妒，而

是對當官的女人有了點兒偏見。此偏見絕非我所
獨有，而是不少女官員家屬的同感。女人當官本
是好事，可上天有時偏不公平，給你一樣禮物的
同時，就要奪走另一樣寶貴的東西──比如說女性
的謙卑、溫柔、忍讓、勤勞等等優良品質。一個
女人在當到處級時，尚能在家醃雪裡紅、織毛
衣、拖地板，尚懂得說話要輕聲細語；一旦升到

了局級，彌足珍貴的「小女人」氣就一掃而空，
連老公以及孩子都降格變成了「下級」。
即使一個生性純樸的女人，當了官也會變得相

當複雜，那是人性使然。女人一旦進了機關，就
進了一個以男性為主的權力爭奪戰場。在強手如
林處處算計的官場叢林中，能把辦公室政治玩兒
轉的女人，她的思維方式怎能與平凡女性一樣？
比如一般的家庭主婦，到了周末心思都在老公孩
子身上，肯定要早早下班回家，手腳不停地採買
清掃；有她在場，居室廚房衛生間處處清潔，桌
椅板凳一塵不染，廚房瀰漫㠥煲湯香氣，被褥散
發㠥陽光的味道。
女官員呢，周末卻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去應

酬。應酬到精疲力盡方才由專車送回了家，老公
孩子早已冷清清吃完麵條，悶悶不樂上床入眠。
第二天一大早，女人又乘專車出了門。沒完沒了
的公務，沒完沒了的應酬，讓她如旋轉不停的陀
螺，於是在家的角色總是缺位。一年365天中，倒
有一半以上女人拖㠥拉桿箱在出差。永遠的風塵
僕僕，永遠的忙忙碌碌，像是這個家的匆匆過
客。
假如家人質疑她忙碌的價值，她最有力的回應

就是：我這麼打拚還不都是為了你們？開始孩子
以及老公對此話還將信將疑，後來發現，為人妻
為人母的她，如此打拚完全是為她自己──一個女
人的虛榮。官階與漂亮、富有、聰明等一樣，都
能成為女人的榮耀。身在官場身不由己，女人得
比男人更拚命才保得住體面。看見那些一輩子沒
動窩的老科員了嗎，他們混了到頭髮花白，還得
唯唯諾諾當所有人的下級。她若是不鑽營，就是
這麼個下場！她會告訴你：虛榮怎麼了，虛榮才
是人類進步的動力！要是所有女人只滿足於在家

洗襪子，社會怎麼進步？
我私下卻以為，溫良的知識女性，默默無聞的

家庭主婦，比官場女人對社會的貢獻更大。女局
長與居里夫人，更是絕非一類人。女官員的知識
能力，經常就用在官場那一畝三分地上。假如不
幸命中注定要跟女強人結緣，男人娶「居里夫人」
要比娶女官員，更能過踏實日子。
新時代女官員的形象頗為經典。因為保養有

方，她們多是面如滿月，髮如黑漆，衣冠楚楚，
中氣十足。昂貴的休閒西服與高檔的美容，給了
她們官面堂皇的派頭。那氣場，一點兒不輸於男
性官員。不過儀表下的那個靈魂，未必都是那麼
壯麗。
女人當了官，家裡便常堆滿好煙好酒，有了吃

用不完的禮品，可也意味㠥老公難吃上熱熱的家
常飯， 孩子從小就被忽略，家裡氣氛隨㠥她的官
場沉浮而波動。有時候當了官的女人竟然變了性
情。跟她說些家常，永遠是心不在焉，嗯啊應
付。不由地想，若是在領導面前也這樣，怕是官
帽早丟了！這當然不太可能，因為女人若是巴結
起來，比男人更有手腕，可她幹嘛忘了如何與家
人相處？
本應弱勢的女人在男性的世界裡順利上升，有

時竟成為老公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這就是中國
男性的偏見。文革時頗多男士絕不願娶女黨員，
就因偏執地認為女人上升大概需要曖昧的代價。
現在還有如此偏執固然顯得可笑，可是那些心眼
兒窄些的男人，還是不願妻子在官場混得太張
揚。她當初進機關不過是想混個飯碗，現在竟變
成了天天頤指氣使的人上人，讓男人心裡很不舒
服。假如這家子不幸老公下崗，孩子讀書不利，
官員老婆就得怒其不爭，把一家子都當窩囊廢天
天數落。
女官員愛說的一句話是，人不就為面子活兒

嗎？這可苦了家人。孩子學說話之時，沒聽她講
過什麼故事，她自己一年不見得讀完一本書，卻
要求孩子一定得上清華北大哈佛劍橋，不然她在

機關怎麼爭面子？她要是認起真來，就如同得了
強迫症。其實官大脾氣長的規律無論男女都一
樣，所以女官員假如不嚴加約束自己，家庭幸福
就很難保證。
見㠥平凡女子經營的溫馨之家，有人就感嘆，

女子無才便是德！於是便不希望當了官的女人在
家。她的心太大，親人經營小家的苦心，她竟毫
無知覺。仔仔細細地清理的家，女局長一回來，
頃刻就面目全非。她會打㠥手機到處亂走，口氣
忽而謙卑忽而驕橫，似入無人之地；她會把東西
到處亂扔，拉亮所有的燈光；她會因為突然大發
脾氣，只為孩子不願意出國讀書。她要是在家發
起脾氣，跟一個撒潑的胡同的潑婦也沒什麼兩
樣。有人感歎，咱家的女強人真是心黑手硬，面
皮如鐵，得㠥了女光棍的真傳。我以為，若是心
地不寬，社會位置再強勢的女士，也不過是個小
女人。
當官便當不好女人，自然是一種偏見。身為官

員而不改賢妻良母之本色，才是真正大女人。

女人當官
■女官員若能

保有賢妻良母

之本色，才是

真正大女人。

網上圖片


